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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不断拓宽人道主义服务领域。本文梳理有关

资料，对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赈灾行动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广泛参与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之灾

的救助，在中国救荒史上留下闪光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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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诞生的中国红十字会，固然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但拯灾赈饥，扶危济困，也是

红会分内之事，正所谓“遇战事，疗伤瘗骼，固其天职，而平时济荒赈饥，亦其当尽之义务。”
1这一理念，使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领域由单纯的战时救护扩展为赈灾救荒和社会服务，尤

其是赈灾救荒，逐渐成为红会的“特色”服务领域。 
红会拯灾赈饥，开端于晚清时期，1910 年夏，“皖北旱灾（误，应为水灾——引者），

继以大疫，死亡枕藉。本会急派医士学生，携带救疫药物器具，组织救疫医队，为甲乙丙丁

四队，冒暑驰往皖北之临淮、寿州、凤阳、正阳、凤台、怀远、宿州、蚌埠，及苏省之清江、

海州、桃源等处，竭力拯救，治愈者六万七千五百余人。于时办理急赈者，为本会组织之华

洋义赈会，集款至百七十万，全活无算，成绩昭然，故本会得以全力专任救疫。”2民国北京

政府时期，天灾人祸肆行，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护兵燹的同时，广泛参与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

之灾的救助，在中国救荒史上留下闪光的业绩。 
 

一、 水灾的救济 
 

人祸天灾，莫过于刀兵水火，“夫天下之大变有三：攻城杀人，喋血遍野，莫如刀兵；

天昏扎瘥，死亡俄顷，莫如疫疠。至如河决海溢，淫潦为灾，则莫如水，暵干炎熇，赤地千

里，火山爆裂，陵谷易位，则又莫如火”。刀兵之外，对水旱自然灾害的救助，也是中国红

十字会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是起存在的重要理由，正所谓“消其沴，澹其灾，以冀补救于什

一，此红十字会所以踵行于中国也。”3先看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对水灾的救济。 
1912 年，民国刚刚诞生，便遭遇顺直和浙江温处特大水灾。这年夏，顺直阴雨连绵，

山洪爆发，酿成“数十年未有之奇灾”，永定、大清、滹沱、子牙等河“相继泛决，一望无

涯，可数百里。灾区有三十六州县之广，灾民达一百四十余万之多。非随流漂泊，即露宿风

栖。”4此次大水，天津受灾尤为严重，“查此次四河陡涨，为庚子后十余年所未有。该省西

北、东北各州县均成泽国，而以天津、武清、宝坻各县为尤甚。”5灾情发生后，中国红十字

会天津分会代表杨宝恒、卞荫昌、刘家桢、刘孟扬 4 人利用参加“统一大会”之机，与总会

                                                        
1 沈敦和：《〈人道指南〉发刊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2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3—4 页。 
3 沈金涛：《〈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发刊词》，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

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 页。 
4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06 页。 
5 《申报》1912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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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办事处“协商筹赈事宜。”6总办事处对顺直水灾十分重视。统一大会结束后，沈敦和立即

在《申报》发布劝募顺直赈捐启事，接着，专程赴京“商顺直赈务”7，并“亲往顺直灾区，

调查月余，岁除返沪，尚有未到之处，请代表朱静波、姚廷薰亲历调查。”8返沪后，除募集

棉衣 60000 套、粮食数万石运往灾区散放急赈外，“分电各省团体、英荷各属华侨、万国红

十字会等处告急募捐。而常议员、赞助团亦分头劝募，不遗余力。”9

北方顺直水祸未已，东南温处又告陆沉。夏秋之交，浙江温州、处州遭洪水狂飙席卷，

酿成巨灾，淹毙人口达 30 余万，尤其处州府，“水灾异常奇重，实为数百年所未有。顷悉该

处共有十县，青田、云和等五县漂没无存，共计淹毙人口至二十二万有奇。”10浙东温州遭

飓风袭击，溺毙无算。两处“未经淹毙者数几百万，但家室荡然，饥寒交迫，无住无食，何

以为生？”11温处沉灾，引起中国红十字会的严重关切，11 月初，沈敦和副会长特举陆军第

一军军医司长柏栋臣医士为队长，陈士芬医士为副队长，连同看护、配药 20 余人，组成救

疫医队；掩埋队一队，专埋沙掩水冲及暴露之尸骸；放赈队随带棉衣 2000 套、白米数百担、

洋银数千元，“医赈兼施”。鉴于青田受灾至重，“全邑被淹只余房屋四处”，沈副会长特商请

唐锡晋善士组织赈务专家 10 余人，以“中国红十字会协济青田义赈局”的名义，带旧棉衣

万余套，小包面粉 20000 袋，于 11 月 5 日乘“普济船”赴处州，专办青田赈务12。 
救疫、掩埋、放赈三队驰赴灾区，“医赈兼施，救生葬亡，不遗余力”。据报道，红十

字志愿者于温州瓯江、外洋、双溪、安溪、平偃、钱仓、石郭以及江南沙头、西湾、下湾、

临福等村“施诊给米”后，于 12 月开赴小溪、密溪、乌云、白岩等地，随带棉衣、银钱、

药材、粮食，“查明户口，核实散放”，沿途“饿殍腐尸，随地掩埋。”13温处赈务至次年春

告毕，“灾民受赈者二万余人，疗治伤病数千人，掩埋尸棺数百具。”14

1914 年，日德之战本已使胶东半岛的民众惨遭池鱼之殃，雪上加霜，水灾接踵，更陷

他们于水深火热的尴尬境地。据《东方杂志》报道，9 月以来，胶东“淫雨经旬，潍县、胶

县、高密、即墨等四县，河流漫溢，冲塌民房，淹毙人口甚多，生命财产，损失颇巨。”15水

灾发生后，鲁省当局向中国红十字会发出求助吁请，谓：“贵会系慈善性质，原不必限于军

事，可否商请在会诸君就近遇有灾民一视同仁，量力赈济，尤为造福不浅。如蒙允可，敝处

当电饬各县，遇事接洽，以资协助。”16内务部亦致电红会，望“贵会仁心毅力，慈善为怀，

度必能一视同仁，救斯民于陷溺，拟请酌集赈款，转饬医队，衡量情形，就近协同赈济，庶

难民不致流离失所，造福实为无量。”179 月 17 日，中国红十字会莱州分会傅医长也向总会

总办事处发出乞赈急电，云“莱州西、北两境被水极酷，竹筏冲散，村庄水淹者百余处，死

亡何止数千人，水势浩涨，较之三年前淮灾尤高数尺。就近境而言，被水之区广五十里，袤

二百里，秋收全毁，由此至平度，非舟不行，食物已尽，需赈极巨且急，即请速筹款项，以

惠灾黎。”18

乞赈函电，纷至沓来。沈敦和副会长立即电请青岛兵灾救护队庶务长邓笠航改充调查

                                                        
6 《顺直乞赈函》，《申报》1912 年 11 月 11 日。 
7 《红十字队员救灾热》，《申报》1912 年 12 月 12 日。 
8 《报告灾区惨状》，《申报》1913 年 1 月 16 日。 
9 《红十字会之筹赈忙》，《申报》1913 年 1 月 12 日。 
10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07 页。 
11 《申报》1912 年 9 月 24 日。 
12 《红十字会温处赈务记》，《申报》1912 年 11 月 5 日。 
13 《红十字队员救灾热》，《申报》1912 年 12 月 12 日。 
14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7 页。 
15 《东方杂志》第 11 卷第 4 号，第 20 页。 
16 《胶澳战云中之水灾》，《申报》1914 年 9 月 17 日。 
17 《红十字会之鲁省救济》，《申报》1914 年 9 月 20 日。 
18 《红十字会之鲁省救济》，《申报》1914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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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率同书记前赴灾区查赈，“并照摄灾民惨状，详细报告，以凭核定赈济办法。”199 月 22
日，总办事处在沪召开第九次常议会，鉴于“此次鲁省水灾有六、七县之广，生命财产损失

甚巨，水势之大较之三年前皖灾尤烈，哀鸿嗷嗷待哺，本会迭经该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分会

来电告灾乞赈”，决定“筹募捐款，酌量放赈。”20沈敦和当场捐出 200 元，常议员蒋星阶、

江趋丹等亦纷纷解囊。9 月 28 日，总办事处在《申报》刊发《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山东水灾

赈捐并新旧棉衣广告》，深望“海内外仁人君子，慨解仁囊，源源接济”，如有穿旧棉衣裤等，

“弃置勿御，不惮手足之劳，检助本会，汇解灾区”21，以解燃眉。 
浩浩哀鸿，荡析离居，嗷嗷待哺。沈敦和副会长心系灾民，常议会后即携款万元、棉

衣 5000 件驰赴胶东，散放急赈。但灾区既广，灾民众多，所携之款，杯水车薪。沈敦和旋

即赴京求助。由于沈副会长“不远数千里，奔走呼号于冰天雪地之中，且又自垫巨款以为之

倡”，“至诚足以动人”，终使大总统命令财政部会议特别筹划，并得陇海铁路督办施省之、

交通银行行长任振采“慨然允代筹募。”22部拨及捐款陆续汇往山东。赈务持续到 1915 年春，

据放赈员报告，被灾村庄 244 处，其间受灾最重者 1547 户，次重者 8599 户，较轻者 3237
户，“均已一律放讫。”23此次放赈，计用款约 32000 余元，由于“事前先派救护队邓笠航携

书记及摄影者实地调查，故灾区沾惠无虚。”24

1915 年是一个大灾之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风灾、火灾层见，其中以水灾为

甚，水灾救济自然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重心。 
7 月初，浙江淫雨连绵，山洪陡发，猝患水灾，衢州地区所属开化、常山、龙游等县“四

乡之淹没者至数千余家，田庐牲畜尽付汪洋，溺毙男女不可胜计，而被灾难民且多至十余万

众”25，“实为从前未有之奇灾。”26灾情发生后，浙江巡按使屈映光及财政厅长先后向红会

乞赈。救灾恤难，为红会天职所关。总办事处当即垫银洋 5000 千元，于 23 日派蔡天泰、盛

钟英等驰赴灾区赶放急赈27，同时在《申报》连续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浙江衢属水灾急

赈》、《中国红十字会沥陈浙江灾况敬募急赈》广告，劝募捐款，源源接济，计前后用款 24000
余元28。 

浙江衢州水患乞赈方殷，东粤奇灾同时告警。7 月以来，广东三江流域洪水为灾，“北

江之连县、连山、阳山、翁源、清远、佛冈、英德、龙门等县皆被灾，而以连县、连山、阳

山三县为尤重；东江之增城、河源、兴宁、博罗、惠阳、龙川、东莞亦皆被灾。近因连日风

雨，西江水旁又涨，以致高要、三水、四会、德庆、新兴、南海各县，同被重灾。”29广东

分会急派医队救援，并于 7 月 22 日致电总会总办事处，“请赶募急赈，协力救济云。”3023
日，《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广东水灾赈捐》的广告便在《申报》上刊出，在此后的月余中，募

捐广告刊出 10 余次，所募捐款，汇往广东，协济分会的救灾善举。在广东水灾的救助中，

天津分会伸出援手，8 月 15、16、17 日三日，通过电影、书画展等形式，筹集善款，“稍尽

绵薄，聊赈灾区。”31

浙江、广东灾赈尚未办竣，江西乞赈之声又起。江西自 7 月初旬开始，大雨如注，洪

                                                        
19 《申报》1914 年 9 月 17 日。 
20 《红十字会常议会纪事》，《申报》1914 年 9 月 24。 
21 《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山东水灾赈捐并新旧棉衣广告》，《申报》1914 年 9 月 28 日。 
22 《红十字会筹赈之进行》，《申报》1915 年 1 月 18 日。 
23 《红十字会放赈报告》，《申报》1915 年 2 月 17 日。 
24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13 页。 
25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浙江衢属水灾急赈》，《申报》1915 年 7 月 22 日。 
26 《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10 号，第 2 页。 
27 《红十字会垫款放赈》，《申报》1915 年 7 月 25 日。 
28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3 页。 
29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49 页。 
30 《红会筹赈粤灾》，《申报》1915 年 7 月 23 日。 
31 《天津红十字分会书画慈善会广告》，《大公报》1915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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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横流，“冲毁城垣，平地水深丈余，淹毙人口无算。”32大水很快退去，而灾害影响却一时

无法消除，饥民载道，饿殍遍野，直到秋后，啼饥号寒之声不绝。11 月初，江西巡按使戚

杨电致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乞赈，电文称：“赣省近年水患频仍，今夏灾情尤巨，万安、

泰和、吉安、临江等县灾民十余万之多，村社田庐漂没殆尽，哀鸿载道，惨不忍言，虽请帑

筹捐藉资补救，惟将届冬令，民情困苦，饥则无食，寒则无衣，来日方长，嗷嗷待毙。环顾

灾众，寝馈难安，因思贵会好善为怀，对于粤、浙等省，一经呼吁，无不立沛甘霖，毅力热

心，钦仰无既，赣省事同一律，定荷哀矜，若蒙派员调查，协筹赈抚，则昏垫余生，悉受嘉

惠。”33中国红十字会“营救灾难，一视同仁，自应继续进行，拯兹痛苦。”34接乞赈电后，

总办事处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江西万泰吉临等县水灾急赈》的同时，派苏筱

斋等前往灾区调查灾情。隆冬时节，灾民露宿荒郊，饥寒交迫。12 月 21 日，总办事处特解

第一批棉衣 1000 件运赴南昌交省公署转发灾区散放，第二批棉衣也在赶制之中35。同时“筹

巨款汇到灾区，决定以工代赈，修筑堤圩，俾图永安之策。”36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对浙江、广东、江西水灾的赈济，得助于社会各界

的广泛支持，从 7 月至次年春，《申报》所载红会“敬谢”、“谨谢”各界捐款、捐助棉衣等

的征信广告连篇累牍，不难想见。没有社会各界的热心参与，红会的善行无由得施，这是不

言而喻的。 
1916 年夏秋之交，安徽大雨滂沱，河湖并涨，山洪怒发，“江淮一带，上而豫之固始、

光、息，皖之阜阳、颖上、霍邱、寿县、凤台、淮远以迄于临淮、五河、盱眙等县，汪洋千

里，一望无际。而沿村庐舍、大地、禾黍悉浸入洪涛骇浪之中，累累浮尸，触目皆是，甚者

森森树木，竟如沿岸芦柴飘摇水面，孑余穷黎，无家可归，无食可觅，类都穴山巢树，露宿

风餐，号哭之声，昼夜不绝。一种惨酷情形，断非郑侠流民图所能曲绘。”37告灾乞赈，函

电交驰。总会总办事处一方面通过传媒向社会各界劝募急赈，一方面于 9 月 17 日与安徽旅

沪同乡会合组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沈敦和、余诚格（字寿平）、李经方（字伯行）任

干事部长，共筹皖赈。23 日，召开第一次干事会，决定由义赈会垫洋 20000 元，分请灾区

传教士会同义赈会查赈员择被灾尤重之户先为酌放，而后募集捐款，次第放赈38。12 月 16
日，查赈员回沪复命，据报告，此次沿淮淮北被灾各县以淮远、凤台、五河为最重，凤阳之

淮北岸、寿州之正阳关、颖上之东乡、霍邱之三河尖、灵璧之南四区、盱眙之水七堡、阜阳

之南八保为次。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遂决议，购白米 3000 石、棉衣 3000 件，刻日运抵

蚌埠转运淮远、凤台、五河三县，又购买高粱万石、黄豆 3000 石，散放被灾各县以为籽种39。

转瞬交春，“各灾区田皆被淹，颗粒无收，非特无度日之粮，抑且无耕田之种，非广购高粱、

黄豆、绿豆、珠（芝）麻等种籽及时散放，则浩浩哀鸿，将永无出水火而等衽席之一日。”40

赶办春赈迫在眉睫。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于 1917 年 2 月在上海、

镇江分购红粮 1600 余包、豆饼 29000 张装运蚌埠分转灵璧、盱眙、阜阳、涡阳、蒙城等 5
县散放41。皖北赈务直到 1917 年夏初始告结束，“灾民获沾实惠者，数逾十万。”42

                                                        
32 《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9 号，第 3 页。 
33 《赣省乞赈电文》，《申报》1915 年 11 月 11 日。 
34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江西万泰吉临等县水灾急赈》，《申报》1915 年 11 月 10 日。 
35 《赣巡按对于红十字会之感谢》，《申报》1915 年 12 月 23 日。 
36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15 页。 
37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江皖水灾急赈》，《申报》1916 年 8 月 17 日。 
38 《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通告成立并谨募急赈》、《筹办皖赈之垫款》，《申报》1916 年 9 月 23 日、24
日。 
39 《安徽义赈会记事》，《申报》1916 年 12 月 17 日。 
40 《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之最近报告并敬募冬春赈》，《申报》1917 年 1 月 5 日。 
41 《赈济皖北灾黎》，《申报》1917 年 2 月 28 日。 
4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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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溃决，洪水

泛滥，百余县受灾，灾民达 560 余万人43。这是一场号称 170 年来未遇的奇重之灾。大灾发

生后，乞赈函电，雪片飞来，先是直隶督军曹锟来电乞赈，并请政府将前此青岛兵灾救济批

准未拨之 20000 元如数拨交红会，以便赶办急赈。接着京兆尹王达致电沈敦和副会长求助，

谓“京兆于七月十五日后淫雨积旬，黄流盛涨，永定、北运及各县河流同时漫决，致近河十

数县尽成泽国，淹毙人口无算，幸存者岩栖露宿，无衣无食，朝不谋夕，现虽请款赶放急赈，

惟灾区过广，普及为难，诚恐迁延，道馑相望。我公痌瘝在抱，夙所钦心。京兆为中央根本，

必蒙休戚相关，代为呼吁，为此驰电，为民请命，务乞仁施立沛，救此孑遗”。继而旅津浙

绅严昭明来函，以“直属被灾，极重各县为武清、宝坻、涿州、房山、文安、大成、获鹿等

处，而石家庄向称繁盛之区，近以被灾，仅存五六户，其惨可知。至于津埠，现由南方友人

代为调查并放急赈，每日约放千元以上，并散馒头、面饼。转眼秋凉，饥寒交迫，非有大宗

款项，万难救济，务祈迅为劝募巨款接济云。”44中国红十字会闻讯，立即在《申报》刊发

《谨募直隶水灾急赈》广告。8 月 31 日，沈敦和在总办事处召开职员会，议决“赶紧设法

筹捐并多制痢疾、疟病、疥疮药品携往散放。因此次直隶水灾蔓延至十数州县，地面既大，

灾民又众，非有大宗赈款，断难普及，且水灾之后必患疥疮、疟疾、痢疾等症，故特备此药

以救之。”459 月 15 日，总会总办事处派蔡吉逢、朱仲宾、邓笠航、姚衢笙为放赈员，携粮

款药品北上，分赴京兆、天津、石家庄、文安等“被灾尤重区域先行散放（急赈）。”46

直隶巨灾，地面广，灾民众，“非集有大宗（款项）急赈断不足以普骏惠而全蚁命。”47

然而，市面凋敝，金融竭蹶，筹集巨款，谈何容易。为此，总办事处费尽心机，在筹款方式

上大胆创新，作了如下尝试。 
首先，仍然是借助大众传媒劝募，但在广告内容上，在保留“雅”的传统广告特色的

同时，增发“俗”广告，语句通俗，娓娓道来。《中国红十字会敬募京直二次水灾急赈》就

是一例，广告说：“今秋京兆、直隶两省水灾，多至九十余处，实为从来未有的大劫，那料

上一次的水尚未净退，而天津地面，第二次大水又来了。阿吆，这样的天灾叠至，叫北地灾

民，如何能受呢？日昨本会放赈员来电说道，天津各河的水，顿时涨起，三岔河、三条石、

三宫庙、侯家后等处，水深没踝，都成泽国，居民不及逃避，葬入水中，那幸而活着的，大

家躲在高阜，呼号待救，故而本会放赈员，冒险雇舟，在那高楼上、屋顶上，以及大树梢头，

极力的抢救，保全灾民至六七百人之多，除去男壮，有可以投靠的自己散去外，那妇孺老弱

之辈，皆送到女子工艺传习所暂为留养，一面购办干粮、药物芦席等件，见人散放，以济目

前。无奈现在避难的灾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的，沿路不绝，其枵腹露体，嗷嗷待哺的情

形，言之实在可惨。本会接电后，现正赶办杂粮饼干棉衣等，刻日续运至津散放。但是灾区

既大，灾民极多，倘要一律赈济，断不是本会独立所能办到的，故而要求恳，普天下的，仁

人君子，大家量力捐助，或省吃一桌酒席，或省做一件新衣，将那款子送至本会，充助急赈。

多得一金，就可以多活一命，早施一日，就可以早救一人。况且北方地方寒冷得很，一到八

九月间，就要穿着棉衣了，但望诸位大善士，大家捐助棉衣，不拘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可以

合用的，但使北省灾民，大家保全性命，免得饥，免得冻，岂不是助捐诸公的公德吗？天道

好远，报应不爽，积善余庆，可以预先算定的。诸公诸公，快，来捐助吆。倘蒙乐助，不论

现款棉衣，均请送至二马路本会总办事处，立取收据，并登报征信，决不有误。”48这种近

乎“大白话”的语言风格，毫无疑问，更容易走近普通民众，激发起最大多数人的捐助热情。

                                                        
43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64、867 页。 
44 《乞赈函电雪片飞来》，《申报》1917 年 8 月 2 日。 
45 《红十字开职员会》，《申报》1917 年 9 月 1 日。 
46 《红十字会派员放赈》，《申报》1917 年 9 月 16 日。 
47 《沈仲礼朱葆三谨募京兆直隶水灾急赈》，《申报》1917 年 9 月 5 日。 
48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京直二次水灾急赈》，《申报》1917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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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并行，可收“广而告之”之效。 
其次，广告语言固然可以激发人们的慈善之心，但缺乏直观性，利用灾区惨状图片可

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所以，总办事处在收到天津分会所摄多幅灾区惨状照片后，立即放大、

翻印，张挂通衢。照片的传真性、直观性，给人以感官的强烈刺激，震撼人心，大大“引起

一般善士乐助观念”，这就难怪照片刚挂出一个星期，“捐款颇多，法公董局捐送银二千五百

两，连同零星之款，已集有一万八千余元。”49

其三，举办灯会、游园等活动筹集赈款。9 月 8 日至 12 日，中国红十字会假上海大世

界“特开京直水灾救护灯会”（15 日、16 日续开两日），展出欧战中红十字会救护器械、飞

艇、潜艇、武装汽车（装甲车）、救护汽车等新奇照片，还有南丁格尔肖像、盆景、名画、

灾民图等等，“灯彩亦均极光怪陆离”，以这种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藉以披露灾情及世界

红会种种救护真相（相片），以兴起沪人士好善观念。”50门票收入，全部移作赈款。11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国红十字会又假座苏州拙政园“特开京直水灾筹赈游览大会”，游览券每

张洋 5 角，游览内容包括军乐队、说唱、焰火、灯彩、书法绘画、名菊展以及“天津各国租

界水灾发时真象（照片）并本会救灾、留养妇孺活动影戏”。市民及游客“既极游观之乐，

实拯饥溺之灾”51，自然具有吸引力。 
其四，为方便市民捐款，总办事处在上海各大宝号“设立木箱，张贴灾民惨状以为募

捐之助”，是为中国红十字会设立募捐箱之始，意义重大。募捐箱“议定每一星期由本会派

员会同各宝号监视开检一次以昭郑重而免流弊”。10 月下旬第一次开箱，共收大洋 107 元，

小洋 330 角，铜元 1376 枚，另有赤金琐片、储蓄彩票、俄币等52。11 月 11 日，上海公共体

育场举办童子军联合运动会，红会亦添设募捐箱，“请观者解囊，随缘乐助，以救灾民。”53

其五，寻求外援。10 月 29 日，沈敦和副会长特委托路透社“拍发全球通电，报告京直

灾情”，起到一定作用，11 月 3 日，总办事处即收到英国代领事转交的曼谷《太晤士报》代

募赈款银 400 余两54。 
募捐形式的别致和多样，新人耳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捐款捐物，络绎不绝。

在京直水灾的救济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能筹集到 20 余万元的巨款，与募捐形式的创新大

有关系。 
款物滚滚而来，保证了赈灾的顺利展开。 
在天津，10 月 2 日，总办事处将棉衣 6000 件并饼干、药物装“通州”轮运津，又制备

棉衣 7000 件陆续发往天津散放。鉴于“津埠大水除施救得生者外，其余淹毙人口久置水中，

居民再饮此水，必生大疫”，特电天津分会打捞尸骸，“运赴远地埋葬”55，全部费用由总会

担负。同时开办妇孺留养所，收容无家可归的妇孺 400 余人至次年春。天津所属杨柳青被灾

尤重，查赈员姚衢笙采购 3000 元杂粮，“临灾地急济哀黎”，“查得极贫者六千七百余人，散

放红粮、棉衣、饼干、药品等，筹备至周，措施极当，并于孤寡产妇四百余口特别赈济，尤

为完善。”56

在京兆，10 月 19 日，总办事处制备棉衣 7000 件，由太古“奉天”号轮承运，散放京

兆各县并天津四乡。不久，京兆尹王达与美国红十字会代表顾临商妥以工代赈办法：招集京

                                                        
49 《红十字会纪事两则》，《申报》1917 年 10 月 9 日。 
50 《中国红十字会假座大世界特开京直水灾救护灯会露布》，《中国红十字会假座大世界续开京直水灾救护

灯会两天游资日夜仍售两角》，《申报》1917 年 9 月 5 日、15 日。 
51 《中国红十字会假座苏州拙政园特开京直水灾筹赈游览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假座苏州拙政园特开京直

水灾筹赈游览大会续延初七八两天》，《申报》1917 年 11 月 20 日、21 日。 
52 《中国红十字会开检第一次募捐箱志谢》，《申报》1917 年 10 月 23 日。 
53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1 月 12 日。 
54 《红十字会赈务二则》，《申报》1917 年 11 月 4 日。 
55 《红会拟收葬灾民尸骸电》，《申报》1917 年 10 月 4 日。 
56 《天津杨柳青全镇绅耆谨谢中国红十字会》，《申报》1917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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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被灾 12 县难民 20000 人修筑由京至汤山公路，每人每月工资 5 元，另给棉衣一套，工资

由美国红十字会支付，棉衣则由中国红十字会提供57。总会总办事处立即行动，赶制棉衣，

如数运达。11 月 11 日，又将新制棉衣万件附装太古公司“颍州”轮，由朱仲宾押运赴京散

放58。 
石家庄为中国红十字会指赈之地，由蔡吉逢前往放赈。蔡到石后，会同当地士绅，采

取如下急赈办法：以工代赈修复堤坝、桥梁、道路等水毁工程；搭建茅屋以为灾民栖息之所；

掩埋尸骸；从寿阳、榆次等地购买小米 300 石赈饥59。石赈于 10 月底结束，“地方非常满意。”
6011 月 4 日，石家庄商会王佩、周维新致电沈敦和副会长，深表谢意，同时以“此次灾民栖

息所盖造甚为坚固，正定文若有西教士、石家庄林仁义西教士均来参观，且多主张附设工厂，

俾此等灾民得以自谋生计。同人等已多方筹措开办经费，惟本镇自经大水后，劝募甚难。知

我公救济情殷，拟请拨款留养此等灾民六月，每月约洋二百元即可敷用，余款归地方担任。

始终玉成，感且不朽。”沈敦和当即复电：“每月计需留养经费洋二百元，准由敝会担任。”61

文安为红会另一指赈之地。文安地势卑下，形如釜底，积潦成灾，史不绝书。此次大

水，全县 360 村，尽成泽国，淹毙居民无算。10 月中旬，红会放赈员蔡吉逢携款 5000 元会

同官绅购粮放赈。10 月 25 日，总会总办事处托怡和公司“官升”轮装运棉衣 5000 件，发

文安散放。惟文安“无地不水，无民不灾”，31572 户（153609 口），以每户赈粮 1 斗，即须

3000 石，每石红粮约 5 元上下，须洋 15000 余元。有鉴于此，11 月 20 日，总办事处在接到

蔡吉逢灾情报告后，立即加拨洋 20000 元、棉衣万套，刻日汇运62。文赈于 1918 年 1 月结

束，“计查极次灾民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户，极贫每口散给红粮二斗，次贫一斗，棉衣每户

二三套不等。查有被水溺毙者施棺掩埋，疾病不起者给药疗治，……城内粥厂补助红粮，左

庄难民代盖芦屋，设立救护水船二十艘捞救落水之人。……复择适宜地设立第一二三灾民留

工所，各筹数千元之款留养流离失所极贫之子弟，每所容留百人，限期五个月，给以口粮，

聘工师，购机器，教以工艺，免目前之饿死，资将来之谋生。”抚绥周至，“灾民感激。”63

武清由邓笠航负责施赈，据其灾情报告称，该县“房屋塌倒甚多，周回榆柳树皮均为

灾民食净，惨苦之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鉴于灾情极重，10 月 29 日总办事处加拨 5000
元赶放急赈，加放棉衣 5000 件也于同日附装太古公司“奉天”轮起运64。 

赈灾行动仍在推进中。10 月 24 日，沈敦和副会长突接蔡吉逢来电，告知京畿一带水灾

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熊希龄有意请红会担任文安、沧县、东光、玉田、徐水 5 县急赈。沈敦

和表示接受。救灾恤难，本是红会天职，理当万苦不辞。25 日他致电熊希龄，“查文安本系

敝会指赈地点，其余各县，既承尊嘱，自应勉力担任。”65

玉田赈务由红会常议员施则敬力任其难，沧县、东光、徐水三县先拨洋 15000 元，分

别派员前往查放（沧县、东光由红会与仁德堂联合办赈），10 月 30 日赶装棉衣 12000 件、

面粉 2500 袋、饼干 13 箱，由招商局“新铭”轮运天津分发各县66。4 县中，徐水灾情较重，

1918 年 1 月 3 日，加拨 3000 元，以为难民留养之费67。 
徕县僻处荒陬，向称瘠苦。洪水暴发，“沿拒马河一带丁田庐墓冲刷一空，其孑遗之民，

                                                        
57 《红十字会赈务二则》，《申报》1917 年 11 月 4 日。 
58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1 月 12 日。 
59 《报告石家庄水灾详情》，《申报》1917 年 10 月 10 日。 
60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0 月 29 日。 
61 《关于救灾善后之电稿》，《申报》1917 年 11 月 6 日。 
62 《红十字会办赈电稿》，《申报》1917 年 11 月 21 日。 
63 《直隶文安县知事吴增兰公民郭镛等敬谢中国红十字会赈款》，《申报》1918 年 1 月 23 日。 
64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0 月 29 日。 
65 《红十字会之赈务电稿》，《申报》1917 年 10 月 27 日。 
66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1 月 1 日。 
67 《红十字会加拨徐水赈款之复电》，《申报》1918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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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皆露处岳颠，啼饥忍冻。尼尼生息，绵缀残冬，开春以来，苦难尤甚，草根树皮，吞食殆

尽”。红会放赈员蔡吉逢不避艰难险阻，会同保定、天津分会，分三路查灾，共调查 67 村灾

民千余户，给赈无遗。同时以工代赈，筑堤挖河，修路架桥，并于城内设立留养习工所，其

“寒儒孀妇残废等人加放重赈，体恤灾黎，无微不至。”68

赈务尚未办结，新的灾难又发生了，1917 年 12 月底，安平县两次水淹之后，再遭“冰

涨”之灾。据红会查赈员报告，“安平水又大涨，河冰冲裂三五丈不等，顺流而下，势若山

崩，沿河老树多为摧断，其余冰床船只人畜什物，竟至一扫无存，确已伤人二千余名，盖近

日天气奇寒，人一落水不溺毙，即冻毙，故伤人孔多。”69总办事处闻讯，派员驰赴安平调

查灾情，同时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续募直隶第三次水灾急赈》，呼吁海内善士“慷

解仁囊，共襄义举，以达救人救彻之目的。”70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二次拨

款共万元赈灾，派蔡吉逢“一力进行（放赈），如款尚不敷，准再加拨。”71

京直水灾赈济，衣食住统筹兼顾，繁难可知。由急赈而继以冬赈，计共散放赈款 112000
余元，棉衣 104000 余件，连同药品、面粉等，共合洋 220000 有奇。“后复力筹款项，散放

春赈，拯彼青黄不接之厄，以达救人救彻之旨。”72赈务持续到 1918 年春夏之交。在此过程

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筹措万端，“日临总办事处，与理事长、各职员规划一切，

募捐放赈兼营并筹，几逾半载，诚以京直水灾之重为百七十年来所未尝有也。”73红会上下

同心，各慈善团体相互配合，协力以赴，取得了京直水灾救济的巨大成功。 
京直水灾救济刚刚结束，湖南又告水灾。1918 年 5 月下旬，“湘省大雨如注，山洪暴发，

省河漫溢。长沙、株州、醴陵、湘潭、宁乡、湘阴、湘乡等县，沿河皆被水灾。”74夏秋之

交，阴雨连绵，江水泛滥，华容、常德、宁乡、安乡、临潮、南县、沅江、湘阴、汉寿、益

阳等县，“均被水灾，人民荡析离居，田庐牲畜，淹没殆尽。”75湘省“连天锋镝，旋嗟匝地

洪流”，令人浩叹，“望愁云之黯黯，痛浩劫兮茫茫，当非郑侠流民图所能穷形尽相者。”76职

责所在，痛痒相关，水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即在《申报》登载《敬募湘省水火刀兵之急

赈》，“务祈薄海内外仁人君子痌瘝在抱（胞），饥溺为怀，不拘多寡，解囊慨助，多得一金

即可多活一命，早施一日即可早救一人。”77

灾难还在继续，乞赈函电纷至，“佥称湘省自兵燹后大水疫疠相继为灾，以致产米之区

颗粒无存，数百万饥民嗷嗷待哺，惨不忍言，纷请迅筹赈济等语。”787 月 11 日，红会特开

常议会，决议除 6 月已汇银 5000 元交由长沙分会赶放急赈外（旋追加 4000 元），再拨银 6000
元交宝庆分会刘直余就近向武冈采购谷米运宝平粜。随后，接受江趋丹建议，专门成立“湘

赈干事部”，举交通部专门学校校长唐蔚芝和沈敦和为干事部长，阮子衡、聂云台、魏旭东

为总干事，叶晴峰、张松亭为经济干事，购就四号大包面粉一万件并暑药、银洋、铜元、饼

干、挂面百余箱，运往灾区散放79。湘赈从 6 月开始到年底结束，前后用款约 60000 元80。 
1919 年入夏以来，湖北雨水过多，“襄水陡涨，加以川湘之水交并而至，又兼山洪暴发，

以至滨临江襄各县堤防多被水灾。现在各县或以水涨堤危，或以水冲堤溃，或以被灾请赈各

                                                        
68 《徕邑放赈告竣后之谢电》，《申报》1918 年 6 月 17 日。 
69 《安平又发大冰之惨状》，《申报》1918 年 1 月 6 日。 
70 《中国红十字会续募直隶第三次水灾急赈》，《申报》1918 年 1 月 9 日。 
71 《红十字会续拨安平赈款》，《申报》1918 年 1 月 24 日。 
72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17 页。 
73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6 页。 
74 《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7 号，第 196 页。 
75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64、875 页。 
76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湘省水火刀兵之急赈》，《申报》1918 年 6 月 5 日。 
77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湘省水火刀兵之急赈》，《申报》1918 年 6 月 5 日。 
78 《红十字会续放湘赈》，《申报》1918 年 7 月 12 日。 
79 《红十字会湘赈进行》，《申报》1918 年 7 月 28 日。 
80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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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纷纷呈报，计江汉道属则有夏口、汉川、沔阳、孝感、应城、安陆、圻春、黄冈、汉阳

等县，襄阳道属则有天门、潜江、京山、钟祥、荆门、竹溪等县，荆南道属则有枝江、宜都、

松滋、石首、江陵、监利、兴山、五峰等县，无不大水为灾，告急之文日必数起。”81中国

红十字会得讯后，即分电湖北各分会“调查灾况，以凭散放急赈”，并商请南洋烟草公司先

行筹垫洋万元汇鄂，“以应急赈。”8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卸任副会长职务的沈敦和，并

没有歇手，9 月 14 日，他借棋盘街 496 号民房，发起成立“湖北义赈会”，朱葆三和湖北驻

沪募赈专员劳敬修为副会长，沈敦和则担任会长，继续为慈善事业挥洒热血。此举得到前总

统黎元洪的赞赏，他在致沈敦和电文称：“诸公历赈偏灾，活人无算，兹为敝省设会筹赈，

义浆仁粟，悉仗鸿施，谨代江汉灾民称谢。”83

9 月 18 日，总办事处开会讨论鄂赈事宜，决定由红会垫洋 5000 元汇鄂放赈，此款归入

湖北义赈会名下，由沈敦和筹还84。这意味着在湖北水灾的赈济中，沈敦和领导下的“湖北

义赈会”扮演着主要角色，而中国红十字会湖北各分会给予配合。 
1920 年是一个大旱之年，而水灾亦有发生。8 月，浙江台州地区因“洪潮泛滥，巨浪

奔腾，致旧台属之临海、黄岩、温岭、宁海等县一带，遍地尽成泽国，冲决塘堤数千丈，淹

毁田地数万顷，庐墓人畜多有漂流溺毙。”85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各慈善团体登报劝募捐款86，

量力救济。不久，湖北又告水灾，据《锡报》所载《荆州大水为患记》说，“荆州古称泽国，

频遭水患，而尤以监（利）、石（首）为最甚。今年江水涨势，较往年为益盛，舒公堤（荆

江大堤）本素号坚固，近已抢险多次，而水势不杀，距堤面不过尺余，苟继涨增高者，则其

危险殆难言状，缘荆城较堤身低洼故也。至荆属四十八垸，业冲坏二十余垸，其余能否保，

尚难逆料云。”87桑田沧海，嗷嗷哀鸿，待哺孔亟，沙市分会虽全力以赴，筹办急赈，无如

灾民众多，杯水车薪，势难普济，8 月 31 日急电总办事处求援，“谨代灾黎请命，电恳力予

劝募，源源接济。”889 月 1 日，总办事处接到“水灾乞赈”电后，即于 9 月 3 日《申报》刊

登《中国红十字会劝募湖北上游水灾急赈启》，赶办急赈。 
1921 年夏、秋，“豫、苏、皖、浙、陕、鲁、鄂、冀大水，以淮河区域罹灾最重，灾区

达二七 000 方里。”898 省水灾，以江浙皖被灾最重，“沿江沿海百余县尽成泽国，遍地哀鸿。”
90中国红十字会有求必应，量力接济。7 月 20 日，安徽凤台分会电告水灾，总办事处汇洋

500 元、空白章照 20 份由分会征收会费截流散放急赈；7 月 25 日汇安徽正阳分会洋 500 元；

8 月 19 日汇安徽寿县现洋 500 元并于 10 月间派出由黄禹九医生率领的医队前往寿县疗治疫

病；8 月 19 日汇安徽太和分会洋 500 元，“令择赤贫者散放之”；8 月间，寄安徽泗县空白章

照 40 份，由分会劝募会费；寄江苏建阳分会空白章照 50 份，现洋 500 元；8 月 19 日筹洋

500 元汇湖北樊城分会；8 月 30 日筹洋 500 元助赈浙江宁波水灾；10 月 12 日寄江苏阜宁分

会空白章照 30 份；11 月续拨江苏常州水灾药品，12 月筹拨洋 500 元、棉衣 200 件助赈；12
月 2 日汇江苏盐城分会洋 500 元91。 

1922 年浙江水灾，其中温州所属缙云、丽水“水灾甚重”，兼之“疠疫丛生，死亡相继。”

                                                        
81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83—884 页。 
82 《红十字会筹办鄂赈》，《申报》1919 年 8 月 26 日。 
83 《汇纪乞赈之函电》，《申报》1919 年 9 月 20 日。 
84 《赈务消息汇纪》，《申报》1919 年 9 月 20 日。 
85 《赈务通告》民国九年十二月五日，见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21 页。 
86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高邮醒迷僧经募明轩堂捐助浙省水灾洋五百元》，《申报》1920 年 8 月 26 日。 
87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 页。 
88 《沙市水灾乞赈》，《申报》1920 年 9 月 2 日。 
89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第 42 页。 
90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 页。 
91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30—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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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水灾发生后，浙江瓯海道尹林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以缙云、丽水两县水灾

甚重，疠疫丛生，情极可惨，请贵会酌派救疫队，携带药品即日驰往，依法施治。”93总办

事处即于 9 月 20 日派出以潘佩声为首的救护队，乘“飞鲸”轮赶赴温州，医赈灾民94。 
1923 年，湖北潜江县内江堤溃决，潜江分会全力赈救，并致电总会总办事处“乞赈”：

“敝邑禹王庙、龙头拐相继溃决，田庐人畜，飘（漂）荡无算，敝邑及沔阳、监利、江陵各

属，尽成泽国。敝会现正从事拯救，无如杯水车薪，殊不济事，务恳速赐急赈，以惠灾黎，

无任盼祷。”95总办事处表示给予支持。8 月 26 日，总办事处接河南汜水县“快邮代电”告

灾乞赈，言汜水山洪暴发，城池陷没。9 月 6 日，总办事处即派开封分会出发赈灾。9 月 19
日接开封分会来电，云汜水赈灾完毕，计救济 3000 余人，施款 5000 元96。奉天安东县淫雨

为灾，安东分会会同商会设立水灾临时救济会，派员乘船赴后沟、江岸、北坎子等处救护灾

民，设救济所收容灾民 2400 余名97。 
1924 年入夏以来，湖南淫雨不止，湘、资、沅三江及洞庭湖水暴涨，酿成自 1906 年以

来“最大”之水灾98，全省 75 县中，有 70 县被灾99，灾民 476 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1/6100。

水火无情，湖南各分会义不容辞投入到灾害救济中，并纷电总办事处给予协助： 
宁乡分会“快邮代电”称：“宁邑不幸，天降鞠凶……全区面积数百余里，悉成泽国，

所有人命牲畜、田屋桥梁及盖藏各物，悉行席卷，一无所有，溺毙生灵，不可数计，损失财

产，千万以上，现虽水势退去，而被淹之区，尸骸狼藉，男女号泣，死生塞途，遍野哀鸿，

嗷嗷待哺，伤心惨目，天地为愁，是亘古未有之奇灾、近今特有之浩劫。敝会派队冒险，多

方营救，除于沿河救出灾民不计数外，在屋顶树梢救活者六百余人，并收埋溺毙尸骸数百具。

刻下难民屯集城厢，已达数千，敝会义难坐视，一面设法救济，安辑流亡，一面分途出发，

携款散赈。所虑者，灾区广大，饥巨痛深，并顾兼施，心余力歉。夙仰贵会痌瘝在抱（胞），

己溺己饥，吁恳立予捐助，引手同援，并恳不惜齿芬，广为劝募，源源惠款，以拯灾黎。”101

宝庆分会电请急赈，云：“宝庆阴雨月余，洪水为灾。微日入城，东北埂垣，水逾数尺，

附郭田原，悉成泽国，水毁房屋，淹毙人畜，不计其数，断绝交通，前后六日。四乡沿江灾

情，迩正着手调查，尚未确悉。城区内外灾氓，露宿者三万余人，哭声彻夜，状极可惨。现

河流虽平，而潮雨如故。水患未已，症疫又发，死者已矣，存者偷生。分会救灾防疫，曾出

全力，惟灾情重大，莫补万一，吁恳仁恩，决施赈济，以苏孑遗，无任盼祷。”102

衡山分会致总办事处“水灾乞赈书”疾呼：“山邑不幸，灾祲荐至，元气凋丧，公私俱

穷。六月下旬，河伯肆虐，湘水深水陡涨数尺，高阜丘陵，悉成泽国，田土沙砾，庐舍丘墟，

人畜压死，不可胜计，幸而生存，栖止无所，号泣悲哀，闻者塞耳。忆昔丙午初夏，洪水泛

滥，田禾土产，栽种未久，再播再耕，生计尚有。今则禾谷含苞，土产结实，扼喉而吭，再

无生理，哀我灾黎，何以堪此！敝会提倡拯救，绠短汲深，不能不将伯呼助。贵会痌瘝在抱

（胞），饥溺为怀，务恳广为劝募，仁浆义粟，惠此灾黎，衡岳不骞，功德不朽矣。”103

乞赈函电，纷驰而至，不能不引起总会的关注。其实，在水灾发生之初，总办事处在

                                                        
92 《晨报》1922 年 9 月 8 日。 
93 《中国红十字会为浙省温属缙云丽水水灾乞赈启事》，《申报》1922 年 9 月 7 日。 
94 《红会派员救护温州水灾》，《申报》1922 年 9 月 21 日。 
95 《湖北潜江县江堤溃决告灾电》，《申报》1923 年 8 月 23 日。 
96 《河南汜水县水灾救济会告灾》、《开封分会救护汜水县水灾》、《复河南汜水县各公团告灾代电》、《开封

分会救护水灾告竣》，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106、108、110 页。 
97 《奉天安东分会救济水灾之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131 页。 
98 《晨报》1924 年 7 月 28 日。 
99 《大公报》1925 年 4 月 11 日。 
100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8 页。 
101 《宁乡红会请赈灾民》，《申报》1924 年 7 月 12 日。 
102 《湖南宝庆水灾之呼吁》，《申报》1924 年 7 月 29 日。 
103 《衡山红会之水灾乞赈书》，《申报》1924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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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湖南宁乡水灾奇重，情形极惨”时，即“特电湘省红十字会派员前往灾区，详查电复”。

7 月初，“筹得赈款，由银行汇寄湘省，赶赴宁乡散放。”104随着灾情的持续与扩大，总办事

处罗掘俱穷，遂不止一次在《申报》等媒体劝募捐款，同时“分电各处分会，对于灾区救济

事务，嘱为极力进行。至应用药品、赈款，均由该会总办事处直接汇寄各处分会散放。”105

当然，由于江浙战争爆发，总会全力救护战灾，而对湖南等地的水灾救济，只能量力而行了。 
1925 年，红会忙于战灾的救济，对河北、山东、广东等地的水灾，不遑兼顾。 
1926 年，山东大水，又兼黄河漫口，一片汪洋，“约计全省一百余县，几无一不在被灾

之中，亦无一不在待赈之中。”106其中济宁“灾情最重”，“平地水深数尺，非船不能通行，

房屋倒塌无算”，灾民“上被雨淋，下被水没，无衣无食，难卧难坐，男号女哭，惨不忍闻。”
107济宁分会全体会员无分昼夜，乘船救出难民数千人，收容妇孺数百人108，为中国红十字

事业增色不少。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对水灾的救济，几乎年年从事，虽然投入的人力、

物力、财力，历年有所不同，虽然所提供的救助可能是杯水车薪，但对灾民的慈善关怀，却

是令人难忘的。人道主义甘霖滋润心田，鼓起他们生活的风帆，其效应并不比红粮、饼干稍

逊。 
 

二、 旱灾的救济 
 

旱灾“莅临”之常，虽然没有水灾频繁，而其为祸之烈，有时较水灾犹过之。如果说

水灾具有“突发性”特点，那么旱灾则是“渐进式”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尽管旱灾救济

显得不若水灾救济紧迫，但一旦成灾，仍然刻不容缓。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此淹彼旱，极为常见。骄阳似火，烈日如焚，大地龟裂，

赤地千里，为大旱之年惯见而又令人生畏的的惨象。旱魃肆虐之下，饥馑随之，蚕食生灵，

饿殍满地，不堪言状。人道攸关，中国红十字会对旱灾的救济亦尽力为之。 
1913 年徐州利国驿及山东韩庄等处，兵燹之后，继以旱荒，十室九空，哀鸿无告。中

国红十字会常议员施则敬“戚焉悯之，爰垫巨款，征募棉衣”，派员驰赴灾区“核实散放，

全活灾民甚众。”109这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济旱灾之始。 
1914 年至 1919 年，烽烟四起，兵燹时闻，水灾、疫情此消彼长，旱灾相对较轻，中国

红十字会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兵灾、水灾及疫灾的救济上，也是极其自然的，而对旱灾，则力

所不逮。直到 1920 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旱灾，中国红十字会才重新启动对旱灾灾民的救

援。 
1920 年，黄河流域天干地燥，亢旱异常，直、鲁、豫、晋、秦 5 省发生“四十年未有

之奇灾。”110东起海岱，西达关陇，南至洛阳，北抵京畿，禾苗枯槁，赤地千里。灾民“统

计亦不下三千余万人。而此等灾民生活状况，始犹采摘树叶，参杂粗粮以为食；继则剥掘草

根树皮，和秕糠以为生；近则草根树皮搜掘殆尽，耕牛牲畜屠鬻无遗，遂至典卖儿女，青年

女子不过十数元，不及岁者仅值二、三元。又其甚者，或因出外逃荒，将幼儿抛弃，或因饥

饿不能出门户，合家投缳自尽。此外逃赴未被灾各地者，经过京汉、津浦、京奉、京绥各路

                                                        
104 《红十字会救济宁乡水灾讯》，《申报》1924 年 7 月 6 日。 
105 《红会对各省灾区之救济》，《申报》1924 年 7 月 31 日。 
106 《晨报》1926 年 8 月 17 日。 
107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4 页。 
108 《中国红十字会济宁分会济宁水灾急赈募捐启》，《申报》1926 年 8 月 29 日。 
10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1 页。 
110 《北方四十年未有之奇灾》，《申报》19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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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日有数起，扶老携幼，露宿风栖，嗷嗷待哺之声，尤属惨不忍闻。”111

如此奇重之灾，举世震惊。鉴于“北五省灾荒频仍，饥民流离失所，惨不忍言”，北京

各慈善大家于 9 月 11 日集会于熊希龄府，磋商“救济”之法，决定联合各慈善团体，共组

“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举前总统黎元洪及梁士诒为名誉会长，赵尔巽为会长，熊希龄、汪

大燮（不久即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副会长，以金鱼胡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会所，“当

由到会发起诸君公捐四千余元，以为提倡，即日组织成立，积极进行。”112这预示着中国红

十字会将在这次旱灾救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10 月 1 日，北京各救灾团体代表举行联

席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北方救灾总会”（10 月 6 日与万国救济会联合组织“北京国际统

一救灾总会”），公推梁士诒为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汪大燮、副会长蔡廷干为副会长。就

是说，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活动纳入“救总”系统，合力遂行。 
北五省灾民数千万，赈济之款，“须有二万万元，方能济事”113，红会自身无能为力，

只有向社会“劝募”。9 月 23 日，《申报》刊出了《中国红十字会劝募七省灾民急赈启》，云：

“本年入春以来，雨泽稀少，北方各省旱象早成，夏秋之间或罹兵燹，或被蝗蝻，载道流离，

赤地千里，灾区宽广，为数十年来所未有。被灾之民，树草食尽，十室九空，卖妻鬻子，偷

生旦夕，情状凄惨，殆不忍言。浙湘等省，或遭水患，或受兵灾，待哺嗷嗷。哀鸿遍野，转

瞬冬令，饥寒交迫，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流而为匪，目击灾情，能无心恻？迭据各省官绅函

电到会，除分行（电）分会调查灾况筹办急赈外，伏乞各界仁人君子，大发宏愿，慷慨解囊，

不论金钱、衣物、首饰、古玩、书画，凡有施舍，皆可充赈，所愿诸公痌瘝在抱（胞），饥

溺为怀，义粟仁浆，源源施济，俾救数千万灾民出水火而等衽席。”114为收到更好的劝募效

果，中国红十字会还将“调查灾区实况，摄影制成铜版，加以说明书，印发各省张贴，并撰

浅俚文言乞赈歌二首，印成传单散布。”115其中一首歌词云： 
北方旱灾遍五省，蔓延直鲁豫陕晋， 
饥民数达三千万，四五十年耳未听。 
说起灾情实惨伤，玉米豆麦棉高粱， 
颗粒无收不得食，树皮草根争相鬻。 
农民无力养妻子，投井悬梁自寻死， 
牛羊驴马价最廉，儿女贱卖不值钱。 
饥躯奔走将远徙，旅费缺乏坐待毙。 
我今且说避灾民，夫携妻妹到天津， 
三人饥饿四五日，路途叫卖馍馍人。 
其夫取出四铜子，买得馍馍夫妇分， 
阿妹饿极无钱买，夺取数个忙咽下， 
卖主争论向索钱，旁有好善代付价。 
三人幸得腹一饱，小妹哭啼牵衣道， 
哥哥不能养活我，请君慈悲一援救。 
道旁太息更咨嗟，力劝善人携还家。 
又闻灾民两夫妇，手携孩童年四五， 
父欲弃儿不一顾，母不忍抛抱持哭， 
霎时将身悬高树，夫不见妻猛回看， 
伤心妻命已黄泉，可怜夫亦同时缢树下， 

                                                        
111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 页。 
112 《筹议救荒之各面观》，《申报》1920 年 9 月 15 日。 
113 《锡报》1920 年 9 月 16 日。 
114 《中国红十字会劝募七省灾民急赈启》，《申报》1920 年 9 月 23 日。 
115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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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留一童稚，    叫号跳踯不忍闻。 
灾民情况类如是，呜呼此言过路人。 
灾区情形实更炽，北京筹设救济会， 
外人亦开赈灾议，海上不乏慈善家， 
好善之诚岂独后？我思豪富极奢侈， 
酒肴动辄百金费，更有杂项可省处， 
日日销耗不少钱，诸公苟能稍节省， 
灾民已可活多命，奉劝男女各同胞， 
大发善心与宏愿，不论金钱或衣饰， 
慷慨解囊毋吝惜，众擎易举腋成裘， 
施舍灾民都得食，此中造福实靡穷， 
功德无量万口同。116

这首《红十字会为三千万灾民含泪乞赈歌》，如泣如诉，震撼人心，产生强烈的社会效

应。这对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赈灾无疑是有力的推动。 
总会在呼吁各界人士捐款捐物，参与赈灾的同时，还动员各地分会积极行动，群策群

力，协力推进。9 月 23 日总办事处向各分会发出通电，号召：“红十字分会鉴：直鲁豫陕晋

北五省，亢旱成灾，赤地千里，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哀鸿遍野，待哺嗷嗷，……本会天职

所在，自应协济，惟灾深地广，非有大宗捐款，难期普及，务望我分会同仁，大发慈悲，就

地协力劝募，源源解沪，以便汇送灾区，藉资散放，分电特达，立盼鸿施。”117

赈款是灾害救济的基石。为筹集赈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分会除在国内募捐外，总

办事处还借助传媒向海外劝募。此外，多次延请上海四大舞台艺员义演助赈118。“从我做起”

的示范也很重要，据 9 月 26 日《申报》报道，中秋佳节，红会医院同人特省节宴折资作为

赈捐，“住院病人亦受感应，多节其家庭宴饮，将费助赈。”1199 月 28 日《申报》报道《红

十字会时疫医院定期闭幕》说，“该院同人并以灾民待赈孔亟，将例有节宴二桌折资移作赈

款，闭幕时所有费用，亦求节省，以之捐入赈项中。”120红会身体力行，经传媒报道，赢得

社会各界的交口称颂，产生良好的“感应”之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中国红会募捐赈灾

打出一个小小的高潮，据《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记载，“计是年共拨过救护兵灾

国币五千六百五十元，水旱灾七万七千一百元，救护药品一千五百元，共计灾赈实款八万四

千一百五十元（应为 84250 元——引者），棉衣裤八千件。所以赈款，除由上海办事处迳交

各省驻沪义赈机关代收转解外，余均分别解交北京总会及华洋义赈会，汇解散放。”121

在北方五省旱灾的赈济中，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救灾总会”的发起人之一和主要参与

力量，与其他各慈善团体精诚合作，同心协力，联合行动。同时，“特派救济队数队，分赴

灾区，从事救济；开设诊疗所计有三处：（一）北通州临时诊疗所；（二）保定临时诊疗所；

（三）大名临时诊疗所，均经组织完善，在该处从事救济，每日诊视灾民，为数甚多，并加

施种牛痘，更形忙碌。”122总会及分会在这次旱灾救济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是引人注目的。 
1921 年夏，湖南久旱不雨，旱魃为虐，烈日似火，田地焦灼，禾苗枯槁殆尽，“草皆赤

焦”123，灾情极重，“报告旱灾者，全省有五十余县之多，收获多者三四成，少者只一二成，

                                                        
116 《申报》1920 年 9 月 22 日。 
117 《申报》1920 年 9 月 24 日。 
118 《中国红十字会为天蟾舞台全体艺员演剧助赈启》，《各方面之筹赈声》，《四大舞台合演助赈》，见《申

报》1920 年 10 月 19 日，10 月 23 日，11 月 4 日。 
119 《各方面之筹赈声》，《申报》1920 年 9 月 26 日。 
120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定期闭幕》，《申报》1920 年 9 月 28 日。 
121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27 页。 
12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5—476 页。 
123 《大公报》192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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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湘西为最”，“全省饥民近二百万。”124饥民室如悬罄，“争食树皮草根，饿殍载道”125，

惨不忍睹。6 月 30 日，中国红十字会特拨永顺、宝庆分会款各 2000 元，以赈济灾黎，云“湘

省被灾，情状至惨，本会当尽力补助。”1268 月 30 日，总办事处在接到耒阳、平江乞赈电后，

立即各拨 500 元助赈。在复平江分会函云：“平江亢旱成灾，本会良深悯念，极应设法筹赈。

惟是各省兵灾水灾，迭起循生，各分会函电交驰，纷纷告急。而本会基金毫无积蓄，劝捐久

成弩末，无任惶歉。兹于无可设法之中，勉筹现洋五百元，又空白佩章凭照二十份，望即募

集会员，照章征收会费，一并截留，量予择尤赈济，并将办理情形报查为祷。”127兵灾水旱，

迭起循生，筹款为难，道出了总会无力专注旱灾救济的苦衷。 
1922 年，虽然湖南旱灾缓解，但仍有部分地区创痍未复。5 月 5 日，总会总办事处收

到江西省临川县李家渡桂为棠函，内附湖南省耒阳县同善分社印刷的“募捐通函”，称耒阳

“连年大旱，秋后歉收，才草尽枯，去岁尤甚，米贵如珠，已为亘古未有之奇荒，加有供给

不敷需要之大势。哀我元元，生机奚恃？”这个“通函”引起总办事处的关切，当日致电耒

阳分会会长谢炳彝，询问“耒阳灾情究竟何若？同善分社印刷通函，到处募捐，赈济办法是

否得力？”如有“应予援助之处，务望协同设法为要。”耒阳分会按照总办事处的要求，协

助同善分社赈济灾民128。而这年秋，湖北遭遇旱魃，到冬季越发严重，“地赤已经千里”129，

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仅见，被灾地面占全省三分之二以上。”130粮食奇缺，物价腾涨，

米珠薪桂。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从沙市云锦碾米公司购米 4000 袋，运宜昌平粜131。 
1922 年，河南秋旱，收成歉薄，导致 1923 年春荒。河南南阳、灵宝、许昌等分会或设

粥厂，或购食粮，赈济灾民。总会总办事处给予一定关注，3 月 26 日，致电山西督军阎锡

山，请为灵宝分会购粮救荒开绿灯，电文称：“山西太原阎督军大鉴：据湖（河）南灵宝红

十字分会来电，以豫境旱荒，民食告绝，拟赴晋省河东道属各县，采购粮食，运灵平粜，请

转电督署，施恩逾格，暂行驰禁，令行河东道尹，饬属验放，以济饥黎等语前来。除函复由

灵宝县知事备具护照呈文注明石数投辕请求采购外，特此电达，伏乞俯准，同深感荷。”132

表达了中国红十字会对灾民的牵挂之情。 
1924 年，陕西、山西、甘肃、吉林以及江苏、四川、云南部分地区旱情严重，总会因

全力投入战灾救护而无暇顾及。 
1925 年，战灾救护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对旱灾，总会还是尽可能的给予救济。本年，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由于连续几年干旱少雨，终于衍成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据《晨报》

报道，四川“三年来均遭荒旱者实居多数，……不特被灾各县，室如悬罄，即素称肥沃地方，

亦野无青草。”133灾情之惨重，触目惊心，“综计全川饿死者达三十万人，死于疫疠者约二

十万人，至于转徙流离，委填沟壑者，在六七十万人以上。灾情极重者，亦达三十六七县。

有争掘草根杀伤人命者，有攫食黄泥，名观音粉，腹塞而死者，有饿逼自缢或投河者，有先

杀儿女再行自食（尽）者，有全家服毒同死者，有聚众向官索食，求予枪毙者，有相（食）

                                                        
124 《湖南省志》第 1 卷，第 464 页，见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9—50 页。 
125 《申报》1921 年 9 月 22 日。 
126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6 页。 
127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31 页。 
128 《本会设法赈救湖南耒阳奇灾》，《耒阳分会来电》，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 年刊）

第 24、28 页。 
129 《大公报》1922 年 12 月 30 日。 
130 《晨报》1923 年 3 月 2 日。 
131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复沙市分会电》，《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复宜昌分会电》，见中国红十字会总

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38 页。 
132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电山西阎督军为灵宝分会购米救荒》，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

（1924 年刊）第 70 页。 
133 《晨报》1925 年 5 月 16 日。 

 14 



率逃亡，估吃大户，死亡载道者。”134种种惨象，笔难形容。 
饥荒年岁，食料缺乏，物价飞涨，如川东达县，“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人民赖以延残

喘者，惟靠草根树皮，及数千里外运来极有限之谷米、杂粮而已。此种粮食运至该地时，价

值至昂，计每斗米须大洋六元左右，每斗杂粮需五元左右。因之该地近八、九月间饿死者竟

达数千人之众，而近来甚至每日必死数十人。”135因此，购粮平粜紧迫而不容稍缓。为此，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委托夔州分会救护队长蔡云樵前往宜昌采买赈米万石，并于 5
月 2 日致电北京税务督办“俯念灾民”，请转饬宜昌关税务司，请予“免税放行”，得到允准
136。除此之外，总办事处还为贵州旱灾灾民捐助赈款 1000 元。 

1926 年至 1927 年遭受旱灾的省份有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山东、奉天、吉林、黑

龙江、新疆、山西、直隶、安徽等省。由于战灾救济等方面的原因，总会总办事处没有采取

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救助。 
总的来说，尽管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对旱灾的救济不若兵灾、水灾救济来

得踊跃，但还是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关注，特别是对北五省旱灾的救济，成绩斐然，有目共睹。 
 

三、 其他灾患的救济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多灾多难，天灾人祸，层出不穷，陷广大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红十字会本博爱襟怀，对于遭受刀兵水火之外各种灾患的难胞给予物质救助和精神慰

藉，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915 年 7 月 27 日晚，上海骤起狂风，“当风力最猛之时，吹坍房屋不少，其船只之遭

险，电杆之被折者，亦不计其数。……黄浦江中大小民船冲翻沉溺者甚多，查至二十八号午

刻为止，计有二百余艘，溺毙男女人口不少；沿浦滩所览电灯电话杆木，被风吹倒折断者，

约有一百余根；房屋墙壁吹坍者亦颇不少。……闸北药水厂北面且有潮水上岸，冲去茅棚一

百余间，瓦屋数十间，其他各处茅棚亦都被冲。……沿路之树亦为风拔起，受伤者约数十

人。……又闻闸北共和路塌倒房屋数十处，新闸路川虹浜平屋吹塌墙壁数十处，其他如西藏

路、大庆里北、福建路、云南路、九江路等处倒塌房屋。……大南门外江北贫民所搭之草屋

平屋，均遭风坍毁”137，“风灾之大为数十年所未有。”138上海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

处所在地，救济上海风灾，更是责无旁贷。救护医队迅速组织起来，队员顶着疾风暴雨，分

南北两队，随带粮食、药物，奔赴现场，散放急赈，“伤者为之医疗，并送本会医院留治，

死者为之棺殓掩埋以妥魂魄，并清查被毁草房以筹善后方法。”139善后救济工作在次日午后

风停雨止后展开，一方面，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筹办上海风灾贫民急赈募捐广告》、

《中国红十字会谨募上海风灾贫民急赈》、《中国红十字会经募本埠风雨奇灾平粜急赈》等募

捐广告，另一方面散放急赈，并于 7 月 29 日发放米票，“以便就近领米充饥。”140同时发给

灾民赈票，大口每名钱 400 文，小口减半，被毁草棚每座赈洋 4 元，从 8 月 2 日起至 6 日在

南市医院及二马路总办事处发放141。据报道，8 月 2 日放赈第一天，“灾民扶老携幼，络绎

而至，……共有大小灾民四千余口。”1428 月 3 日、11 日，相继在南市龙王庙、闸北开办平

                                                        
134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6 页。 
135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34—635 页。 
136 《红会赈济川灾之两电》，《运米赈济川灾之红会消息》，《申报》1925 年 5 月 5 日、27 日。 
137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42 页。 
138 《中国红十字会筹办上海风灾贫民急赈募捐广告》，《申报》1915 年 7 月 29 日。 
139 《申报》1915 年 7 月 29、30、31 日。 
140 《沪南访函》，《申报》1915 年 7 月 30 日。 
141 《中国红十字会定期散放本埠风灾急赈》，《申报》1915 年 8 月 1 日。 
142 《红十字会放赈》，《申报》1915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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粜所143。放赈、平粜，被风灾民赖此度过难关。 
1918 年 2 月 13 日，广东潮梅各属惨遭地震，“巨声如雷，震澈（彻）遐迩”144，“汕

头一隅民房商店圮坍十之六七，人民压毙及伤残者不可胜数。其幸存者，无处逃生，鹄立海

滨，风餐露宿，连日继夜。潮安、澄海、揭阳、饶平亦同此惨状。且各属堤基崩裂，春水将

至，横决可虑。其尤惨者，南澳县屋宇夷为赤地，人民死伤十分之八，尸压败垣，无人收葬。”
1452 月 21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接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巧（2 月 18 日）电”，沈

敦和副会长当即拨垫银 2000 元汇刘镇守使散放急赈，并致电汕头分会“调查详细灾情并设

法劝募，冀集有巨款以谋善后。”146

本年入秋以来，疫病流行，浙江宁波、绍兴一带疫患尤烈，据 10 月 19 日《申报》报

道说，该疫“初起时类似伤风，如带咳嗽，命尚可延，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绍兴有

的地方“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

其数。”147令人不寒而栗。疫患引起总会总办事处的关注，19 日，沈敦和副会长特致电绍兴

柯桥红十字分会倪仲敬，云：“顷见各报载有绍属上虞西乡发生剧烈之时疫，死亡无数，延

至宁属，苦无医药等情，请即查明病情电示，敝处立派王医生培元带医队及医品来绍救治，

务请设法照料。”14822 日，总办事处即派出以曹思劬、谢筠寿、李家骥、林春山、鲍康宁等

医生组成的救疫医队，乘宁绍轮船前往上虞救治患者149。 
10 月 23 日，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致函中国红十字会，以“余姚一县疫势现正蔓延，无

法遏止，用特仰恳尊处迅派医员，克日专赴余姚一县施治，俾得早杜疫患。”150次日，总办

事处组织第二医队，以王培元为领队，“带有济生会特制救疫灵丹三千瓶”，奔赴余姚151。 
时疫仍在蔓延。10 月 30 日，湖州辅善会会长谭德润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求

救，云该地“天气亢旱，时疫盛行，其传染之速等于影响，以致死亡枕藉，不下绍属。近日

南乡一带，如菱湖、双林、荻港等镇，棺材均已卖空，故生者之恐慌，如有倒悬之厄，而扑

灭方法仍乏把持。敝会施药联单虽已送尽，而苦无良医救治，效果不生，惟有请求大会派医

生来湖施救。敝处已备临时治疫事务所，代为布置一切，如蒙许可，祈先行函复，俾慰湖人

云霓之望，则全邑铭感。”152沈敦和接信后，立即复函，并筹备救护。11 月 3 日，由总办事

处从杭州医生处借调的医生刘冰心、药剂师章德钦等组成的第三医队，乘小轮从杭州驶往湖

州救疫153。 
湖州时疫未杀，宁波疫疠告剧。总办事处复聘请医生杨任林、药剂师蔡金鑫组织第四

医队，于 11 月 6 日乘“江天”轮船驶往宁波救治。“疫症四起，该会派医配药，大有应接不

暇之势。”154

4 个救疫医队，在当地慈善组织的协助下，迅速控制了疠疫的蔓延，20 余日，共治愈

疫病患者 6000 余人155。安徽凤台、蒙城、桐城、祁门、宁国、芜湖、六安、青阳、绩溪、

                                                        
143 《中国红十字会定期开办本埠第一平粜所募捐启》、《中国红十字会开办本埠南北市风灾平粜募捐》，《申

报》1915 年 8 月 1 日、10 日。 
144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71 页。 
145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广东潮梅地震急赈》，《申报》1918 年 2 月 26 日。 
146 《红会拨垫地震赈款》，《申报》1918 年 2 月 23 日。 
147 《绍属时疫剧烈之来函》，《申报》1918 年 10 月 19 日。 
148 《红会医队赴绍救疫》，《申报》1918 年 10 月 20 日。 
149 《宁绍时症流行之救济》，《申报》1918 年 10 月 22 日。 
150 《红十字会近事两则》，《申报》1918 年 10 月 23 日。 
151 《红会救治绍疫第二医队出发》，《申报》1918 年 10 月 24 日。 
152 《红会救治时症之忙碌》，《申报》1918 年 11 月 2 日。 
153 《红十字会纪事三则》，《申报》1918 年 11 月 4 日。 
154 《红会救治浙疫消息》，《申报》1918 年 11 月 6 日。 
155 据统计，第一医队治愈 2000 余人，第二医队治愈 1987 人，第三医队治愈 1200 人，第四医队治愈 1000
余人（见《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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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等地时疫流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虽没有派出救疫医队，但寄去“济生丸”，

委托分会散放，予以救治156。此外，对 10 月 28 日湘潭火灾给予关注，从湘赈款下支款资

助湘潭分会的难民救助工作157。 
1919 年，局部地区仍有疫疠流行，如安徽滁县，夏季“时疫大作”，中国红十字会滁县

分会组织时疫诊治所，从事救护，英美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亚细亚洋油公司予以资

助158。山东济宁疫患，总会总办事处提供“济生丹”。疫患之外，吴淞发生火灾，吴淞分会

赈济难民，“极贫者棉衣一套，米八升，次贫者六升，商人不愿受衣米者，每人借以十元二

十元不等。”159

1920 年 9 月，浙江南浔霍乱流行，“死亡日众”。9 月 15 日，总会总办事处接南浔自治

办事处“请贵会速组临时救疫队莅浔施救”求援电后，即派出以北市医院徐兆蓉医士为领队

的救护医队附轮前往南浔救治160。 
1921 年，皖北大水之后，疫疾流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于 10 月 15 日派出以

黄禹九医生为领队的救疫医队赴寿州“急施疗救，两月以后，始告肃清。县知事程鉴，率地

方各团体致电申谢。”161

本年 11 月 12 日，上海闸北邢家木桥一带发生火灾，数千间棚屋顷刻化为灰烬，烧死

22 人。中国红十字会闻讯即派员赶赴火场调查，“其景象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至于烬余

之民无家可归者不下三万名。”16217 日，红会散放银圆、棉衣救赈，21 日在《申报》刊登

《中国红十字会劝募闸北火灾急赈启》，呼吁上海市民伸出援助之手。 
1922 年 3 月 20 日，上海虹口分水庙住户因“午炊不慎”引发火灾，“当时风势甚大，

以致被灾各户，仓皇失措，无从扑灭”，造成 77 户 341 口被灾；22 日，胡家木桥住户“因

夜间烧饭遗火于薪，遂成燎原之势”，103 家 477 口被灾。“两处居民，大概（多）为劳苦工

人，男以推车做工，女以缝衣缫丝度日者居多。此次被灾各户，有因出外谋生而家门闭锁者，

有仅留小孩在家男女出外者，及收业回家，已成灰烬，可谓惨矣。”163火灾发生后，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于 3 月 27 日《申报》刊发《中国红十字会为被火灾民募捐启》，为“劫

后之遗”的难民筹募赈款，按名放赈，共施现银 2000 余元，“灾民各沾实惠，颇为感激。”164

同年夏秋，皖北亳县、蒙城、涡阳霍乱流行，中国红十字会派出“防疫团”前往救治，

蚌埠分会会长邓愚山（拙斋）协助尤力，“备著勤劳”，皖北地方官绅均具函申谢，如《亳县

各公团致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函》称，“天祸亳民，疫氛蔓延，因而致死者，日难屈

数。嗣经蚌埠贵分会邓（拙斋）、李（振九）诸先生到亳，旬日之内，全活者何止千百。敝

县感戴大德，莫可名言。兹谨略述数语，乞转致各报登载，用当奉扬仁风耳”；《蒙城谢蚌埠

分会防疫团函》亦称：“今值盛夏，瘟疫时行，大概情形，不外霍乱瘪螺等类，或朝染而夕

死，或暮染而朝亡，踵不及旋，医药罔效，以致死亡枕藉，目不忍睹。敝邑之中，人人自危，

无法可施，幸蒙贵分会会长邓、医长李两先生大驾来蒙，施药诊治，每日户限为穿，昏夜求

诊者尤众，计来蒙数日，治活大小男女五百人，诚为有脚之阳春施以无形之甘露也，谨此鸣

                                                        
156 《安徽凤台亦有疫症》，《时疫纷纷求医》，《桐城告疫》，《安徽祁门报告患疫》，《安徽疫讯》，见《申报》

1918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3 日，11 月 5 日，11 月 7 日，11 月 20 日。 
157 《湘潭火灾之求赈》，《申报》1918 年 11 月 12 日。 
158 《滁县红十字分会鸣谢》，《申报》1919 年 10 月 25 日。 
159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20—21 页。 
160 《红会医士赴南浔》，《申报》1920 年 9 月 16 日。 
161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30 页。 
162 《中国红十字会劝募闸北火灾急赈启》，《申报》1921 年 11 月 21 日。 
163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21—22 页。按：关于分水庙火灾的时间，3 月 27
日《申报》报道为 3 月 21 日；关于胡家木桥火灾受灾人数，《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35 页记为

471 口。 
164 《红会赈济被火灾民纪》，《申报》1922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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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165为表彰邓拙斋的救疫殊勋，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决定授与其“头等纪念章”，以昭

激劝166。 
1922 年，对广东沿海民众来说，是一场大浩劫。8 月 2 日午后，飓风突起，风狂潮卷，

酿成沉灾。据报道，汕头“倒塌屋宇无数”；潮安“船只损失大小百余只，淹毙水手不下千

人”；潮阳“江河水涨数丈，平原变成泽国”；揭阳“满城瓦砾横飞”；澄海“竟有全村人命

财产化为乌有者。”167飓风中遇难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澄海县属约死六万余人，汕头市

约死五千余人，饶平县属约死六千余人，潮阳县属约死五千余人，揭阳县属约死千余人，潮

安县属约死五百人，普宁县属约死百余人，南澳县属约死二百余人，惠来县属约死百余

人。……死者既多，何以觅得棺木，若澄海之沿海岸，有掘一大砂窟，即葬百数十人者，可

谓惨矣！而牲畜之死亡殆尽，横街塞项（巷），恶臭逼人。”168至于财产损失，更是难以数

计，如仅汕头一地，“估计约在三千万以上”，“无家可归者约数千人。”169

“八·二风灾”，潮汕等地“铺屋倒塌，船艇漂陆，死亡枕藉，哀鸿遍地，耳闻目见，

不寒而栗，诚亘古未有之奇殃，阖潮弥天之浩劫也。”170灾情发生后，乞赈函电，纷达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总办事处迅速作出反应，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

拯救潮汕风灾乞赈启事》171募集捐款的同时，于 11 日派出医生郁廷襄、沈嗣贤、看护钱宝

珍、潘遵福、张一鸣、张永清、刘宣辅、魏宝兴、陈国宝等 9 人组成的医队，乘“苏州”轮

前往香港，转赴灾区172。惟“灾地甚广，灾民甚众，灾情甚重，所带药品，不敷应用”，红

会不得不于 26 日加派第二医队（以施兆堂为领队），携带药品数箱，搭乘太古公司“新宁”

号轮，乘风破浪，驶往汕头增援173。 
善款为人道救助之保障。虽然总会拯救风灾难民乞赈呼吁得到回应，如《申报》载有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黎集云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五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存心子经募

慰记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孙月三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三百

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喜闻过斋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周龙

章君经募偷生氏蔡静记二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共洋二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陈庸庵大善

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二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孔金声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中

国红十字会敬谢裘焜如君经募延年子大善士捐助潮汕安徽灾赈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

谢鲍子丹大善士筵资助赈潮汕水灾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吴熙元孙贞道安定根经募

韩国赤十字会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等征信广告174，虽然红会中人亦纷纷解囊，如理事

长庄录捐助洋 200 元175，但所筹款项，仍属杯水车薪。为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

特于 8 月 21 日致电中央政府，为灾民乞赈，电文称： 
“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并分送税务处孙督办、北京红十字会汪会长、蔡副会长鉴：汕

头飓风为灾，全埠房屋倒塌，伤毙人口三千有奇；潮属沿海乡村被水漂没，淹毙乡民约及十

万。灾区广大，灾情奇重，为历来所未有。该处现正筹办急赈，无如灾广费巨，募捐势成弩

末，拟恳政府一视同仁，商明各国驻使，援照直北加捐赈济成案，饬令总税务司，先就汕头

进口货物附加一成赈捐，由潮汕关税司征收，交汕埠筹赈绅商，核实赈济以救沉灾，谨为灾

                                                        
165 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45、47 页。 
166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5 页。 
167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 页。 
168 《大公报》1922 年 9 月 6 日。 
169 《申报》1922 年 8 月 10 日。 
170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82 页。 
171 《申报》1922 年 8 月 10 日。 
172 《红会医队出发》，《申报》1922 年 8 月 13 日。 
173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汕灾》，《申报》1922 年 8 月 26 日。 
174 《申报》1922 年 8 月 15 日、18 日。 
175 《申报》1922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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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九顿首以请。”176

总办事处的上述请求，得到支持，经内务部税务处核准，关税拨用附捐 10 万元，作为

汕头赈灾费177。这对灾民来说，不啻为福音。 
中国红十字会救济“八·二风灾”行动仍在推进中。在赈灾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南

海分会、汕头分会、澄海分会、番禺分会，均积极参与，量力协助178。其中澄海分会即岭

东分会，“协助尤力。”179

澄海分会自飓风乍起时，“全埠电灯失光，莫名真相，救护方法，极难下手，迨夜深，

本分会幸墙垣坚固，不至倒塌。爰督役冒险，就本分会附近铺屋倒塌露天浸水之男女，极力

救护，即将本分会看症房开辟，吸纳安藏达旦。翌早，即由理事黄作卿、医务长吴济民率医

队，巡行全埠救伤，医治无数，三四五等日继之。”180旋接各灾区来函，请派医队救护。澄

海分会即“赶办医队出发，由队长颜钦洲、医长吴济民，率队前往，按定报告灾区，挨次出

发，以期救灾恤邻，不分畛域。”181第一次出发鮀江灾区，“求救者纷至沓来”，共医治 200
余人；第二次出发潮阳，“附近灾区挨次救护”，救治男女 290 余人；第三次出发外砂、莲阳

等处，共医治 430 余人；第四次出发潮安、东陇等处，“沿途施医”，统共医治男女 279 人；

第五次出发鸥汀乡，由辛子基领队，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特派医队会合，于辛氏大

宗祠开办临时医所，医治因灾被伤难民多人；第六次配合总办事处医队再往鰞江区、大场乡

等处，开办临时诊所，并逐日派医员“循环巡医”，统计 10 余天医治数百人；第七次总办事

处医队开赴潮阳，借林氏洋楼开办临时医院，澄海分会“仍派员帮忙焉。”182

“八·二风灾”救护，持续月余，救死扶伤数千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在救

护兵灾及他处自然灾害的同时，筹款募捐，为灾民请命，遣派医队，诚可谓克尽天职。总会、

分会相互配合，取得了“八·二风灾”救护的圆满成功。 
1923 年 2 月 19 日夜，四川梁山县城内校场附近大火为灾，800 余家遭殃。梁山分会筹

款 2300 余串，赈济极贫及次贫 500 余户183。四川灌县小南街失火，灌县分会“急赈火灾。”
184

同年春，皖北蒙城、太和“天痘流行，死亡无数，不但小儿传染，老人且亦染痘毒致

死。”红会仍以蚌埠分会会长邓愚山为首率医队前往防治185。这年秋，邓愚山还在宿州组织

第三支医队，前往涡阳等县防治疫病186。 
12 月 21 日，红会总办事处得悉苏州阊门外横马路火灾，被灾者有百余家之多，“均属

贫民，甚为凄惨。”庄录理事长特派职员沈金涛赴苏调查，拨棉衣 400 件救助187。 
1924 年 1 月，上海闸北邢家宅大火，数百户人家遭焚188。朔风凛冽，灾户无家可归，

                                                        
176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出发两次救护队救疗潮汕巨灾》，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

（1924 年刊），第 39 页。 
177 《新闻报》1922 年 9 月 16 日。 
178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38 页。 
179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4 页。 
180 《八二风灾本分会救护之情形》，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82 页。 
181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82 页。 
182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会同澄海分会（即岭东分会）救潮汕灾》，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

录》（1924 年刊），第 83—85 页。 
183 《红会梁山分会救护之报告电》，《申报》1923 年 4 月 3 日。 
184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9 页。 
185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65 页。 
186 《蚌埠分会三届出发医队报告》，《蚌埠分会第三支医队出发救灾》，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

近录》（1924 年刊），第 105、111 页。 
187 《捐助苏州阊门外火灾贫民棉衣四百件》，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139—140 页。 
188 1924 年 3 月 14 日《申报》所载《川公路织绸厂失火惨剧四志》提及“邢家木桥焚屋六百余间”，当指此

次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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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饥号寒，极为惨苦。”18918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特派职员多人，会同该地警察 6
人，前往勘灾，按户计口，发给领米票证，灾户凭票即可“分往各店领米，计每人约得米五

升，发出米票有五百数十张之多，灾户得此，莫不喜形于色。”190

上海闸北简直遍地干柴，遇有星火即可燎原。邢家宅大火不久，再酿惨剧。3 月 10 日

午夜，闸北川公路祥经织绸厂“失慎”发生重大火灾，救火不及，百余女工葬身火海，数十

人焦头烂额，300 余人幸免于难，“如此浩劫，实所罕闻”。惨剧的发生，舆论多有指陈，一

谓公共设施之不济，火灾发生时，因“无水灌救，遂致不可收拾，任其燎原。……闸北自来

水，济人则不足，误事则有余，万姓号呼，不能邀主政者之一顾。若此次祥经厂之火，倘闸

北水厂之水量充足，断不致灌救无方，焚毙百命。推论及之，凡此百人，非死于祥经之厂火，

实殉于闸北之厂水耳。现在惨剧既演，水厂之应扩充，刻不容缓”191；一谓经营管理之不

善，大火“焚毙工人多命，现时约略估计，据称已有百余人之多。别有一说，则谓该工人等，

均携有子女，每人或携带一二三人不等，合并计算，当尚不止此数。似此求食远方，老弱稚

幼，同归一烬，惨目伤心之事，孰过于此？据当时实地勘验者所言，俱称火起时东屋只有一

梯，梯身又小，遂致阻塞出路，其寄宿之二楼窗外，又阻以铁栅，火势萦绕，无处逃生，葬

身火窟之多，实由于此，一言蔽之，则该厂因设备之不良，以致惨毙多命，征诸舆论，殆属

众口一辞。”192

在祥经大火中，“死者吴江、震泽人十居其九。”生者由厂方发给每名 15 元，小孩 5 元，

“着其回籍”。死者魂归故里，“生者虽有十五元在手，从此无衣无食。死别生离，不归何往，

归不生全”，人间悲剧，莫此为甚。闸北公学校长冯明权为被难工人鸣冤叫屈，“该厂门狭上

锁，遇险不开，事后复草草安排，在工人虽曰天命，工厂方面，人道何在？”193

祥经织绸厂“被火焚毙女工案”如石投水，在上海滩激起层层波澜（如抬棺游行，酿

成冲突），也引起社会各界的严重关切。事发后，作为人道载体的中国红十字会，于 3 月 12
日特派职员鲍康宁、夏凤池，“带同夫役，前往详细调查”，将寄寓宜乐里幸存者年龄、籍贯

一一登录在册。13 日，携带棉衣 170 套，现洋数百元前往施赈，并按照水陆路程，分别给

以船票、车票，资遣回籍194。据报道，14 日，由红会资遣回籍者共 88 人195。17 日，闸北

公学派人与红会接洽，“谓现在留沪女工，大半思归乡里，请为设法”。理事长庄录于是派职

员往戴生昌轮船局，接洽遣送事宜，得到首肯，并允“将船费房资减半收取”。此次资遣女

工 32 人（另有 9 人尚留医院诊治），连同被灾女工家属 55 人，共 87 人196。中国红十字会

的人道关怀，给遭火灾之殃的不幸者以慰藉，这是值得称道的。 
1924 年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3 月 21 日，四川郫县东城居民“洪姓失慎，

延烧街房壹百九十七家，十室九空，灾民等嗷嗷待哺，惨不可言”。次日，郫县分会会长应

兆鳌率职员前往赈济，每户给米 2 升、钱数百文。“灾民等见红会之溥施济众，体上天好生

之德，存仁爱之心也，灾民等感激之至。”197还是四川，涪陵县“不戒于火，延烧数千家”。

重庆分会闻讯，募集捐款数千元，于 5 月 22 日派职员周芳圃、刘承泽、王孝达乘“蜀亨”

轮，前往赈济198。与此同时，重庆分会会长魏国平以“灾区过大”，函请总会总办事处“代

                                                        
189 《上海闸北邢家宅地方火灾放赈》，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150 页。 
190 《红会救济邢家宅烬余灾户》，《申报》1924 年 1 月 19 日。 
191《川公路织绸厂失火惨剧四志》，《申报》1924 年 3 月 14 日。 
192 《申报》1924 年 3 月 18 日。 
193 《闸北公学之报告》，《申报》1924 年 3 月 13 日。 
194 《申报》1924 年 3 月 13 日。 
195 《红会之遣送》，《申报》1924 年 3 月 15 日。前一天该报报道为 84 人。 
196 《红会续送灾工》，《申报》1924 年 3 月 18 日。 
197 《郫县分会赈救火灾》，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175 页。 
198 《重庆分会赈救火灾电》，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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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赈款。”199此外，本年广东顺德分会对大南沙风灾的救济、安徽蚌埠分会对皖北疫灾的救

治、江苏涟水分会对当地天然痘、喉痧及鼠疫的救护等，都得到总会的赞扬。 
1925 年，上海火警时闻。4 月，闸北孔家桥、太阳庙火灾，总会散放赈款 600 余元。

12 月，闸北广肇路、太阳庙火灾，散放赈款 600 余元、棉衣 200 套200。 
同年 11 月 15 日，四川灌县东门外大米市坝居民“不慎于火”，引发火灾，延烧 165 户。

灌县分会闻警，派员前往调查。据报道，“受灾之家，纯系极贫小贩，当兹米珠薪桂，几于

炊断釜悬，何堪岁暮天寒？又复家亡室毁，餐风露宿，惨不胜言，妇叹童号，情尤可悯”。

灌县分会当即托钵四出，募捐筹款。次日临场散放急赈，“灾民等见十字旗来，咸夹道欢呼，

其望赈之殷，不异云霓”。分会按照名册，每户给钱 8 串、米 1 升，共赈钱 1320 串、米 1
石 6 斗 5 升201。 

1926 年 4 月 1 日，上海闸北广肇路、裕通路黑烟滚滚，烈火熊熊，又酿火灾，数千户

遭殃，灾民达 3700 余人之多。火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特派员散放急赈以济燃

眉，“惟人数极多，事机极急，车薪杯水，救济为难”，乃发布劝捐通启，“敬乞诸大善士热

心补助，义浆仁粟，多少不拘，俾眼前灾民得沾实惠，造福正无穷也。”20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7 年 11 月 5 日，上海发生“空前之大惨剧”。这天，

沪北新和、公和等厂女工组织工会，假闸北开封路更新舞台前之品芳楼召开成立大会，到会

者约 500 人，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亦派指导员沈言信等莅会“指导一切”。下午一时四十五

分，大会气氛热烈，“楼上正在呼喊之时，忽然瓦砾崩圮，三层楼全部坍倾，压及正兴馆之

二层楼及楼下，一时惨声弥天，碧血横飞，当经间壁北公益里祝姓报告闸北救火会到场救护，

不及营救，横尸满地，鬼哭神号，其情形之惨酷，为空前所未有”。当场压毙 126 人之多，

200 余人受伤，工统会指导员沈言信亦遭斯厄，“此种不幸事件，实为上海空前之惨剧，见

者莫不下泪，言之实堪痛心。”203悲剧发生时，适有中国红十字会队员靳纬曾经过，目睹此

种惨状，立即打电话报告总办事处，总办事处立派总医务股沈金涛率领队员、夫役，分乘 4
辆救护车，疾驶品芳楼急救治疗，“到场后，但闻哭声震天，惨不忍闻。幸该处三段救火会

极力将房屋拆卸，运出受伤男女，分批用救护车及救火车运至天津路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及新

闸路红十字会北市医院”。至下午 5 时，伤者陆续运毕，计天津路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收治 60
余人，除轻伤敷药自行回家调治和不及救治 5 人外，住院重伤者 20 余人；新闸路红会医院

收治 40 余人，除轻伤敷药和不及救治者外，留院重伤者亦有 20 余人，其他医院也有数十人

送往医治。红会医院“本系伤兵已满，当由庄（录）主任会同王总队长及吕监察，令将伤兵

归并，侭让受伤女工安插治疗。”204竭力救治，尽职尽责之外，红会还参与了这一悲惨事件

的善后工作205。 
以上所述，当然不是中国红十字博爱事业的全部，每年夏天，红会时疫医院定期开幕，

免费半免费为普通民众防治疫病，如 1924 年上海时疫医院医治时疫患者 1348 人，1925 年

2816 人，1926 年 10634 人206。他如每年春秋天的免费种痘以及总、分会开展的其他社会服

务。总而言之，人道主义服务领域不断拓宽。中国红十字会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自觉行动，

可歌可泣，尽管他们的行动存在着有待改进之处。 
 

                                                        
199 《救济四川涪陵巨灾之沪闻——重庆红会已携款前往救济》，《申报》1924 年 5 月 23 日。 
200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年版，第 44 页。 
201 《灌县红分会赈济火灾之报告》，《申报》1926 年 2 月 5 日。 
202 《中国红十字会为闸北火灾急赈募捐启》，《赈济闸北火灾难民之昨闻》，《申报》1926 年 4 月 3 日、6 日。 
203 《上海空前之大惨剧》，《申报》1927 年 11 月 6 日。 
204 《上海空前之大惨剧——红十字会之救护情形》，《申报》1927 年 11 月 6 日。 
205 《发放闸北灾户恤款会记事》，《申报》1927 年 11 月 14 日。 
206 《红会去年治疫之统计》，《申报》1927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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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Relief of Chinese Red Cross in the Period of Beijing  
Govern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 Zihu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Beijing govern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Red Cross broadened its 

humanitarian service while it continued to heal the wounded and rescue the dy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its relief at that time and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Red Cross was very active and 

helpful in many natural disasters and accidents and g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relief histor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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